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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纪事

绿色军营，铁血荣光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第4873期

“班长角儿”，不是班长，一个老兵
罢了，只是他爱较真儿、负责任，让兵们
感觉他像一个班长似的。

他在新兵面前，故意显得老气横秋
的，其负责的程度，不在班长之下。对
面来了个新兵，两手插在裤兜里晃得起
劲，“班长角儿”沉着脸迎上去，语气硬
朗朗的，“瞧你，还有点兵样吗？这口袋
是让你插手的吗？”不管三七二十一，先
是一连串的问号把新兵问懵。接着，他
对新兵讲这兵该是个啥样，顺带再说说
这兵该怎么当，一条又一条，多而不
乱。那严肃的表情，不比连长逊色。

新兵不敢吭气，又不敢走，只能老
老实实耐着性子听。“班长角儿”才不管
新兵有没有情绪，说过瘾了一拍新兵的
肩膀：“以后可别这样了，去吧！”新兵还
得客客气气来一句：“谢谢班长！”“班长
角儿”摇摇头：“我不是班长，和你一样，
是个兵。记住，我只是小兵一个。”那严
肃的神情让新兵一下子又不知云里雾
里了。新兵不和他争，抓紧时间撤离。

这新兵回到班里与几个新兵发牢
骚：“又不是班长，训我干嘛！”他舌头
硬，心里却免不了虚，毕竟自己有错。

新兵们情绪上来了，七嘴八舌开始数落
“班长角儿”，主题也就一个，这人，不是
班长，却比班长还班长，算什么事儿
啊。某个新兵与老兵关系不错，想弄明
白这中间的原由。老兵意味深长地说，
军营就是讲纪律和规矩的，他说得对，
你就老实地听他的吧。
“班长角儿”就是这样，看不惯兵们

的小毛病，看到了就要管，纠正后还得
讲番道理。不单是对新兵，对老兵也是
如此。在他眼里没有新老兵之分，只要
是兵，他都指点一二、评头论足外加管
理教育。老兵“油”了，他看不过去；老
兵懒了，他得提醒提醒；老兵和新兵较
劲了，他少不了做工作。这就是“班长
角儿”，从他的行为来看，他算得上真格
的班长，只是没班长的名份而已。

他管得是有点宽。人家当班长的，
一般是各司其职，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
带的兵，对别班的兵很少过问，顶多私下
与班长通通气。这不但是权限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处理好班与班、班长与班长
间关系的一般分寸。“班长角儿”没这约
束，哪个班的兵他都管，好像都是他手下
的兵。要是哪个兵不服气，他绝不放过，
“怎么啦？怪我多事？谁叫你自己不争
气，我可不是针对你个人的，我是为连队
的建设着想，为军人的形象负责……”话
里的政治高度不容兵们反驳。
“班长角儿”浑身正能量。你不能

和他说消极的话，只要你有消极的话
茬，他就要批评批评。和老兵们一起聊
天，他常讲些大道理。老兵听得嫌烦，
他说得更有劲。动辄就是一二三，有观
点有深度。
“班长角儿”比起真正的班长，的确

并无逊色。许多时候，他好像比班长还爱
较真儿。兵们明知他不是班长，可又都拿
他没办法，毕竟谁都有缺点。最主要的是
“班长角儿”对谁都不留情面，好像也不怎
么讲究工作方法，有什么说什么。他从不
认为自己不是班长却干班长的活儿有什
么不对劲儿。

他这样自信，兵们也无话可说，毕
竟军营还真得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
头。

有兵曾跟他“理论”，“管那么多干
嘛，先把自己管好再说吧。”他火气上来
了，“说什么呢？难道非要比你强才能
说你？你这是什么态度？”既然开了头，
“班长角儿”会宣讲他的为人准则，直把
对方批得理屈词穷，他才收兵。在自己
的表现上，他不像班长那样起模范带头
作用，讲究个以身作则，要求兵们做到
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兵们不能做的，
自己一点不做。“我是群众，我虽然没做
到最好，但并不等于我没权利纠正别
人。”他认的就是这个死理儿。

在兵们面前，他是“班长”，可到了
班长面前，他成了兵。每座军营都有爱
较真儿的“班长角儿”，也因为有了这样
的士兵而更显得温暖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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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已深，绸缎般的月光洒满窗
台。我却丝毫没有睡意，倚靠在床
边，不住地想着晚饭后发生的事情。
“班长，我的军被侧边的线总是掐

不出来，怎么办啊？”“班长，仰卧起
坐已经练好久了，可为什么我还不达
标？”“班长，专业书上好几个地方我
都不懂。”“班长，咱们女兵也需要天
天越野跑吗？”还没等我放好碗筷，几
名新同志就凑到我面前，你一句我一
言着急地问了起来。面对这一连串的
发问，作为“新晋”班长的我着实有
点慌。

回想起两年前刚刚入伍的我，其
实和她们一样，脑袋里也装满了无数
的问号。当时的我，只需要学会如何
当好一个兵就可以了。而现在的我，
则更需要学会如何当好一个班长，带
出更好的兵。

皎洁的圆月挂在天上，我想起了

我的老班长。我的老班长，好像就站
在远处，眼神含笑，温柔清澈，充满
了期待。

第一次见到班长，是在一个冬日
雪花飘飞的午后。当我向她报到时，
我注意到她明亮的双眸里映出点点阳
光，上扬的嘴角似春风和煦，亲切而
美好。

班长有着一颗真诚热忱的心，笑
时如孩童般天真烂漫，但日常训练起
来却一丝不苟，坚韧而顽强。3公里
耐力跑，是令我头痛的训练科目之
一。每每跑到后几圈，我就累得上气
不接下气，与队友们“渐行渐远”。我
无助地望着班长，期待她能“放我一
马”。但此时，班长只是静静地看着
我，那眼神中并没有责怪，也没有无
奈，更多的是一种关心与坚决。然
后，她会挽起我的手，轻声道：“累
么？不累咱们再走两圈，放松一下肌
肉。”夕阳西下，操场上我俩的身影越
拉越长，一前一后，一左一右。

学专业，背资料，面对密密麻麻
的号码表，我一时间没了头绪。本以
为多写多背就可以牢固掌握，但一遍
又一遍重复，一个月后还是达不到一
个合格话务员的水平。班长看到我愁
眉不展，赶忙询问原因。只见她一手
指着号码，一手拿起笔，说：“死记硬
背是不会出好效果的，你要掌握其中
的规律……”我注视着班长的目光，
她的眼睛仿佛在提醒我：“加油，你可
以的，相信自己！”

周日，班里组织去帮厨。洗菜，
刷碗，扫地，一切都紧张而有序地进
行。自己一个不小心，手指被划破，
血一下子渗了出来。班长看到后，眉
头紧皱。尽管她嘴上埋怨我，但着急
关切的眼神却出卖了她。我知道，她
心疼着我呢，有时一句训斥也是爱的
另一种表达。

慢慢地，和班长在一起时，我发
现她的眼神中少了担心与忧愁，取而
代之的是那一弯月牙儿般的笑意与欣
慰。而我，也在班长的眼神中获得了
越来越多的力量，在专业与体能上都
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思想上也越
发成熟而坚强。那次，班长去基地参
加比武。她不在的那几天，我有点心
神不定。一天，我偶然看到她的学习
笔记本，扉页上写着一句秋瑾的诗：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
鸣。”从此，每当遇到困难时，我都会
想起这句诗，想起班长热烈而坚定的
目光。

我喜欢班长那一汪碧水般的眸
子，常常在镜子里与她对比，不是比
眼睛，而是学她眼睛后面的东西。

如今，我也成了班长，也有了我
自己带的兵。“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
红装爱武装”，我该如何让她们记住我
的眼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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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火炮实弹射击考核，湛蓝色的
天空中一个黑点在不规则移动，时而俯
冲，时而盘旋。这是训练用的航模，像一
只雄鹰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

几番射击，航模靶标仍然完好，火
炮连连脱靶，成绩为零。团长不怒反
喜，他知道，这是航模班班长席罗丹指
挥“蓝军”不走寻常路，杀了“红军”一个
措手不及。
“正常飞就行了嘛，何必为难自己

人？”谈及此事，个别“红军”官兵流露出
怨言。

听闻此言，席罗丹说：“战争哪有一
厢情愿？战场上谁是自己人？”席罗丹看
似轻描淡写的反问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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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睡到一半的席罗丹摸黑起来，他要

再去检查一遍航模。第二天，他们就要
奔赴高原了……

这是席罗丹首次在高海拔地域执行
任务。在他眼里，航模和人一样，五脏六
腑样样俱全，也会有高原反应。

为了让航模在这“天上不飞鸟”的地
方展翅翱翔，席罗丹提前一个月就下足
了功夫，为航模“治未病”。

刚到高原驻训地，席罗丹得知前两
天兄弟单位因航模飞行失败导致实弹射
击无法正常展开时，心中一凛。

席罗丹立即研究该航模的飞行录
像。“动力不足！油料比例不合适！”凭借
经验，席罗丹迅速判断。
“给油箱来个‘大换血’”“反复调试

油料比例”“调整助推器参数”……未见
其人，先闻其“味”，席罗丹组织班里人员
整日与航模“泡”在一起，反复试验，汗液
里都散发出机油的味道。

演习前夜，达坂上狂风四起，气温骤
降至零下10摄氏度。
“低温会导致启动电源输出功率降

低，电流不稳定！”席罗丹盯着眼前的温
度计。
“油料比例可以调换，航模参数可以

调整，低温怎么办？”列兵张小威问道。
“人可以忍耐，但航模不能将就。”席

罗丹当机立断，自己同战友入住牵引车，
将航模迁入帐篷，用唯一的火炉为其保
暖。

深夜，狂风漫卷碎石打在车体上“噼
啪”作响，也吹得航模班战友们心乱如
麻。车内，席罗丹一边翻阅笔记本，一边
在脑海中琢磨着各种突发事故的排除方
法；上等兵张兴泽手里比划着操作步骤，
生怕自己会“掉链子”；下士王新昌因高
原反应头疼欲裂，却还在咬牙坚持……
“班长，你说今早航模能飞起来

吗？”张兴泽裹着大衣不断哆嗦。
如此强风中操控航模对席罗丹更是

挑战，尽管没有十足把握，但他必须提振
士气，“天公作美，这正是检验咱们实力
的大好时机”。

凌晨5点，苍穹如墨。
“轰……”航模像雪域雄鹰一样在山

上头展翅，射击演习如常举行。班里的
战友们拍手叫好，席罗丹掏出笔记本，记
录下经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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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罗丹站在戈壁滩上，观望“战势”，
手握成拳。“如果要是我，航模应该这样
飞……”看着天空中盘旋的航模靶标，他
的心像航模一般飞向天空。

去年，该团参加战区考核。为确保
此次考核公平公正、从难从严，这次考核
由兄弟单位担任“蓝军”，不打招呼，不设
预案。

得到这个消息，席罗丹喜忧参半。
当兵那么多年，第一次考核当了“观众”，
他不免有些遗憾。但他对团队参加这次
考核充满信心，因为他知道，强大的“蓝
军”犹如坚硬的磨刀石，可以磨砺锋利的
防空利剑。而他对自己带领的团队，向
来信心十足。
“成功了！成功了！”在掩体的最高

处，席罗丹看到火炮在天空中编织出一
张密集的火力网，瞬间击落“敌机”，嘴里
念念有词。

考核结束，该团取得优异的成绩，训
练成果得到各级领导肯定。
“领略了席罗丹‘诡异’的航模飞行

后，这次考核对我们来说就没那么难
了。”战友们想到曾经在席罗丹手底下吃
过的败仗，竟然心生庆幸。在如此坚硬
的“蓝军”的持续砥砺下，部队的战斗力
亦随之水涨船高……

雄鹰翱翔
■高 群 彦 清

野外驻训
■江城子

清晨，训练场空旷而安静

不见了龙腾虎跃的身影

绿草青青，静静地倾听

远方那些熟悉的声音

千里之外的高原上

一顶顶帐篷扎在云下

一辆辆战车正在轰鸣

一群群身着迷彩服的年轻军人

在缺氧、酷热的山地里

喊杀阵阵

长年累月的野外驻训

黝黑了肤色，粗糙了双手

强壮了筋骨，练就了铁拳

归营时

官兵们又啸聚于训练场

如虎添翼，如高原雄鹰

远山、蓝天和白云知道

真的勇士，总是在血汗中

啸傲于天地

安静时也澎湃着激情

测绘兵的青春
■张 达

测绘兵的青春是一杆杆标尺

扎入深山密林的潮土

挺立边关海岛的盐地

吻过贺兰山六月的积雪

享过大漠风沙的礼遇

标定的是神州大地的经纬

停驻的是大国重器腾飞的基点

测绘兵的青春是一张张图纸

描绘瞬息万变的战场

勾勒长剑呼啸的疆域

点亮劈波斩浪的航迹

端坐机台如悬九天之上

手起笔落指点江山万里

测绘兵的青春是一串串数字

记录仪器的一次次显示

复杂公式的一回回量算

细枝末节的一轮轮修改

精心统计的一批批检验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逐行逐列写下严谨作风

沉甸甸的数据彰显测绘人的担当

测绘兵的青春

是日复一日的坚守

没有掌声伴着鲜花的喝彩

只有一往无前的跋涉

生命融进祖国的山河

铸就对党忠诚的信仰

阳光一样成长
■石斌斌

中午的阳光

在云朵的陪伴下那么安静

阳光下那排单杠双杠

像面对面的那几列士兵

站得像阳光一样安静

滴着汗水的身影

正在训练场上下飞舞

天上的阳光习惯了高处

空中的白云习惯了流动

练兵场上的我和战友们

习惯了动作、吼叫和站立

习惯了目光平视前方

习惯了昂首挺胸

习惯了双手紧贴裤缝

习惯了风雨烈日下的

军人的顽强姿态

此时 一切都那么安静

骨骼和血液

倔强地生长着一种喧响的安静

远处的大树看见了什么

近处的小树听到了什么

两只小麻雀正在议论什么

伫立在水泥地上的新兵

正凝神屏气地思索

他 迷彩服样寂静无声

他 夏日里的阳光一样

霍霍生长

兵的味道
■薛 迪

山一样的肩膀 荆棘般的脸庞

迈向训练场 个个都争当兵王

越野狂奔中

目标只剩下了终点

格斗训练时

无视前方一切阻挡

钢枪在手

汗滴中凝结一层血色的沙漠

梦想于心

灵魂中包容一片辽阔的海洋

铿锵的呼号助长了队列的军威雄壮

嘹亮的歌声萦绕在香气四溢的食堂

纤尘不染的内务吸引来皎洁的月光

一日的成绩镶嵌在潮湿的迷彩服上

鼾声 战歌声 呼号声 声声入耳

兵的味道 伴着夏虫的长鸣与吟唱

在这漫漫长夜中 被星月轮流共享

青春的梦
■刘林青

踏着2002年的第一场雪

转过人生的一道弯

寻梦

从一双崭新的黄胶鞋开始

穿越茫茫的沙漠

踩出一条通往昆仑山的路

筑一道钢铁长城

脚下的白雪映衬着迷彩鞋的光鲜

存放在柜子里的黄胶鞋

成为几代军人的记忆

血脉还在流淌

军号响彻南北军营

炮群震撼星空 战舰破浪前行

我青春的梦 拥抱着迷彩

和当初一样璀璨

孔雀蓝在绽放
■刘 慧

穿着一身孔雀蓝

当我走进营院

熟悉的陌生加速心跳

我知道

一场特别的爱恋

正携着梦想落脚

入职 多好的一个动词

穿过酸甜苦辣

透过荣辱得失

迎面而来的责任

都在这一刻 匆匆启程

平凡吗

没有平凡哪来的伟大

崇高吗

没有崇高哪来的风华

但我不图伟大

也无意风华

我只要 在岗位上绽放青春

用青春铭记荣光

叠 翠（中国画）

于光明作


